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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把弹汗山比作鲜卑南下的起兴之地，位于西面的长川
城便是拓跋部族蛰伏蓄力的沃土。这里，没有高山天险屏障，却
拥有丰饶水草田野。在檀石槐锋芒初显后，拓跋鲜卑部族于此
定居，以农牧兼作的稳健，吸纳中原文明，聚离散部众，为百年后
北魏立国、一统北方奠定基础。

城垣范围内多农田，已不见昔日屋
宇街巷。西南角，一处凸起的土台遗迹
格外醒目，多为当年官署基座。史家研
究表明，此土台与拓跋鲜卑历史上一个
响亮的名字关联——拓跋力微。

百科记载，拓跋力微（174－277），
汉末至晋初时期鲜卑首领。北魏皇帝
先祖，生而英睿，有雄杰之度。建安二
十五年（220）继任部落首领，因西部鲜
卑内乱投靠没鹿回部大人窦宾，获赠骏
马并迎娶其女，率部北居长川，经十余
年治理使诸部归附 。

公元219年，拓跋力微在鲜卑没鹿回
部大人窦宾的应允之下，率众修筑长川
城，自此开启拓跋部族的崛起之路。彼
时，拓跋力微所率部族弱小，依附于没鹿
回部。一次作战中，窦宾兵败失马身陷
险境，拓跋力微将窦宾扶上自己的战马，

助其脱困。窦宾深感力微的忠诚和勇
猛，特许其率领部众定居长川之地。

据考，长川城之前，鲜卑部族少有
筑城的行为，修筑长川城，可视为受汉
地文化的影响。此后三十余载，这里成
为拓跋鲜卑联盟的核心驻地，部族休养
生息、积蓄力量，放牧耕垦、练兵习武，
在长城之外悄然壮大。一座不起眼的
土城，见证了拓跋部族从弱小依附到日
渐强盛的蜕变。

凭着高大坚固的城池，拓跋力微开
启一系列不同以往部族首领的施政举
措。他安抚部众、劝课农牧，引导部族
定居耕作、蓄养牛羊，让漂泊的鲜卑族
人拥有了安稳的家园。他严明军纪、整
肃部族秩序，摒弃部落私斗陋习，凝聚
各部人心，让涣散的部族拧成一股绳。
他目光长远，向中原文明学习，主动摒

弃部族封闭固守的思维格局，积极与曹
魏政权互通往来、开展边境互市，学习
中原的农耕技术与治理制度，使部族管
理稳固，经济迅猛发展。

改变悄然发生，昔日的游牧行帐围
绕下，阡陌相连、垣墙规整的聚居城邦出
现，拓跋部众在长川河谷落地生根。重
城护佑下，力量在积蓄。公元 248年，拓
跋力微并吞没鹿回部，控弦之士达二十
余万。公元258年，拓跋力微率众从长川
故城南迁盛乐，举行祭天大典，正式确立
拓跋氏的部落联盟领袖地位，为后世子
孙打造强大的北魏政权筑牢根基，长川
城成为北魏王朝百年基业的源头。

记得著名作家余秋雨曾发问，大唐
从哪里走来，答案是平城。那么类比同
样发问平城从哪里走来，长川城一定是
绕不开的重要一站。

塞 北 的 风 ，炽 烈 而 坦 荡 ，千 百 年 不
变。对于长川的考察，早已列入计划。这
一次直奔大青山侧，伴着塞北的风，寻找
拓跋鲜卑起家的那片土地。

车向北行，窗外的景色逐渐变化，满
目皆是天地辽阔，山恋起伏，大川弯延。
近观平野含黛，远望流云漫卷，没有奇峰
峻岭的壮阔，所见已有草原独特的悠远静
谧，这就是历史书里记载的游牧世界吧。

座标定位于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兴和县
民族团结乡。路书记载，遗址所在原名土城
子村，在元山滩腹地。那里深藏着一座承载
拓跋鲜卑崛起岁月、刻录北魏开篇史诗的千
年古城。今人说起北魏，首先想到魏都平
城、云冈石窟、洛阳龙门，却少有人知晓，这
座沉寂在塞北田野的土城，是北魏王朝最初
的根基，是拓跋部族逐鹿中原的起点。

“长川故城”，今天学界对其称呼。何
为长川，古时称于延水，《水经注》标为长
川，今东洋河的上游。因临水建城，故以
水为城命名。 关于长川城的研究，以前有
过误读，认为长川等于牛川，后经学者潜
心考证，才揭示出独树一帜的史学价值。

驻车村中，顺着乡亲的指引来到村西
边，在一处小超市旁，厚重的墙垣赫然在
前。不经意间，脚步踏入千年前拓跋鲜卑
部族的栖息地。风声在耳边呼啸，抽离了
身上沾染的城市繁杂与喧闹。举目四望，
原野、古树、蓝天、白云，尽如昨日。

2014 年，古城成为内蒙古自治区第四
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文保碑所立之处，
推测为当时的城门所在。从“城门”到刚
刚走过的东墙，距离约 200 多米，由此推
断 ，长 川 城 每 边 约 500 米 ，合 围 近 2000
米。整座城依山傍水，静静矗立在草原乡
野之间，等待世人探寻其尘封的过往。

风雨侵蚀与人为作用，毁坏了多数城
墙。西墙被洪水冲刷坍塌，南墙压在现代
村落的砖瓦下，唯有东墙与北墙留存尚好，
两墙在东北角交汇，底宽令人称奇，最宽处
足有二十米，顶宽也近十米，最高处近四
米，高出旁侧的民居。城墙未见砖石，通体
以黑沙土夯筑，土质紧实坚硬，夯层清晰可
辨，厚度均匀维持在五至八厘米，历经千年
风雨冲刷，依旧稳固。仔细观察，墙体能看
见层层叠叠的夯筑痕迹。墙体外侧，有村
民开挖的土豆窖，窖门之上，夹杂零星灰陶
残片，不知是当年的构件还是取土夯筑时
的材料，都是故城昔日的见证。

计划寻找马射台，资料显示两处，
一在城内，一在城南小山，目前主流认
为后者可能性更大，契合它的用途，用
来 检 阅 骑 射 。 检 阅 者 为 太 武 帝 拓 跋
焘。从 219 年到孝文帝迁都平城前，长
川城的重镇地位始终未变，既是拓跋鲜
卑起家之地，更是北魏王朝治理掌控北
部边疆的核心之一。

长川（于延水）向南，有一道连绵的
长城墙体，称“泰常八年长城”。泰常，
明元帝拓跋嗣的年号。为了防犯来自
柔然部落的侵袭，明元帝于泰常八年

（423）二月调集民夫兵士，“筑长城于长
川之南，起自赤城，西至五原，延袤二千
余里”。

这道长城利用了战国的赵北长城
和秦汉阴山长城，修缮连接，增筑戍堡，
并在沿设置烽火传讯，有效地形成拱卫

平城的军事防线。
防 线 的 中 心 ，理 所 当 然 设 在 长 川

城，它承担起指挥调度、兵力储备、后勤
供应等职能。每当草原上战马嘶鸣，长
川城内总是一片繁忙。作为对柔然等
部族作战的前出基地，长川城直到太武
帝时仍发挥重要作用，始光三年（426）
秋七月，太武帝拓跋焘“筑马射台于长
川”，亲登台观王公、诸国君长驰射，中
者赐金锦缯絮。这是北魏北疆一次高
规格骑射大阅，兼具军事训练与政治宣
威双重作用。

缓步城内，松软的田地已不见千年
前的遗痕。上世纪开始的考古发现，出
土了大量魏晋文物，极具时代特色。压
光网格纹的盘口罐、古朴的敛口陶盆、
细绳纹的夹沙灰陶壶，一件件朴素厚重
的器物，既是拓跋先民日常生产生活的

缩影，也是长川城角色转变的见证。
当中原陷于西晋纷乱时，长川沃野

却是另一番景象。交流、融合、发展，在
河谷田畴间生长。长川城从部落城池
变成经济、商贸、军事中心。

繁华一词似不能全面概括彼时面
貌。城内街巷纵横，秩序井然；城外毡
帐相接，牛羊满川。山左，商旅成队，货
通往来；山右，铁甲战衣，士气凛然。这
里，既是王朝的北边，又是经济枢纽，既
是国防军镇，又是交融桥梁；既闻草闻
牧歌，又见汉地礼乐。试问，于魏晋初
年杂乱世事间，可比之者有几多？

告别长川城，心中多感慨，残垣、荒
野、疾风、劲草，没有一点现代人文景观
的矫揉造作，却留下一个王朝最本真的
初心与底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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